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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寻味沉珠泉
○梁国才（南京）

朋友说，沉珠泉的水格外清洌甘甜。我心生好奇，急切地问：
“沉珠泉在哪？名字好奇特。泉里沉了什么明珠？”这天，太阳当头
照，三十七八度的高温阻挡不住我们的心驰神往，朋友驱车相伴，
一同进山访泉。

车辆驶出石湫街道往西行。机耕路蜿蜒穿梭于阡陌田野之
间，车子如同蚯蚓一般缓缓匍匐向前。路面铺了柏油，但路不宽，
两车交会，总要小心避让。中伏时节，大暑刚过，太阳下了猛劲，向
大地倾泻下万道金光，烤得路上热浪翻腾。道路两旁的水稻却是
另一番景致，在炙阳下欢快、旺盛地生长。白鹭夹着翅膀，缩着尖
脑袋，有气无力地蹒跚在稻田里。坐在车内，望着一片片绿油油的
稻苗随风起伏，心头似乎不那么燥热了。

不多时，驶入西横山。这座山坐落于苏皖两省交界处，横亘溧
水、江宁、安徽当涂三地，山体东西向，呈弧形绵延，主峰拖船壑海
拔约459米，是秦淮河水系与石臼湖水系的分水岭，森林覆盖率超
过80%，清幽静谧。山路弯弯绕绕，浓密的松竹遮蔽骄阳，一下子
感觉到凉爽了不少。接连拐过几处急弯，向东南方向行进，车辆仿
佛钻进了山肚子里。“到了！”朋友轻声提醒。眼前一片开阔空地，
已经停了不少车辆，有三轮车，也有高档轿车。“你们看！”等我们下
了车，朋友抬手指向两山夹一沟流淌而出的一条溪流，“这就是沉
珠泉。”

打开手机定位显示，沉珠泉位于马鞍山博望横山（横望山）东
麓。山泉自两旁山体岩缝汩汩涌出，水珠洒落，似珍珠沉落清泉，
实景恰好契合“沉珠”二字。在水流落差处，筑有一条简易小堤坝，
截住丈把宽石岸的涓涓细流，汇集成一汪清潭。潭水澄澈，树影倒
映其间，指尖轻触，涟漪漾开，树影连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轻摇曼
曳。潭底卵石圆润，纹理清晰可见。堤坝下方，五只龙头依次探
出，源源不断吐出五条水线，溅出五朵晶莹水花。

众人奔赴此地，不单为欣赏横山山色，更多是前来汲取山泉。
放眼望去，这些车辆上都备着大小水桶。附近村民十分偏爱这一
脉山泉，常常专程驱车运水回家饮用，那几辆满载水桶的三轮车，
便是专程前来取水的。泉水经过层层岩石与土壤的精心过滤，穿
越茂密的竹林与葱郁的树木，带着大地深处的纯净与丰富的矿物
质汇流这里，每一滴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朋友说，以此泉煮茶，
醇厚香甜，如饮昆仑之井。“果真这般妙？”我俯身掬起一捧尝了一
小口，一股清凉迅速滑至喉间，确有甘甜回味。我肠胃不太好，不
敢多喝生水，便摘下遮阳帽，借着龙头清水洗去满脸暑气，顷刻间
神清气爽。

“‘沉珠’二字，可有渊源？”我开口问道。
“大家请随我来看。”朋友来这好几趟了，每回都是满载泉水而归。
堤坝东侧，矗立着一方巨石，竖写的“沉珠泉”三个斗大朱红

字，在阳光照射下十分耀眼。
“大家细看‘泉’字左下角的两行诗句，猜猜出自何人手笔？”
“抱石耻献玉，沉泉笑探珠。”众人纷纷轻声诵读起来，不约而

同说道：“李白的诗！”
诗仙李白一生酷爱云游名山，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尤其钟情

马鞍山一带。据考证，马鞍山地区留存李白游历遗迹二十余处，分
布于采石、青山、横山各处。横山环境优雅、景色秀美，自古便是隐
士栖居之地，又称“隐居山”。盛唐天宝年间，李白游历至横山，十
分仰慕周惟长的隐逸生活，欣然写下《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一
诗。诗中借用“卞和献玉”“渊客探珠”两个典故，表达了自己对追
逐功名利禄的蔑视与坚守隐逸之志的傲骨。卞和献玉，是世人汲
汲追寻功名；深渊探珠，是众生一心渴求富贵。奔波熙攘，在诗人
眼中皆为浮华云烟。诗人向往的，是“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的
自在洒脱。

泉水岁岁奔流不息，静默无言。原来，所谓沉珠，并非潭底埋
藏的稀世珍宝，而是一份归隐山野的心境。静心细想，功名利禄，
何其争也。不恋世间名利，不逐俗世珠光，守一汪清泉，怀一份本
真，在青山幽谷间安放淡泊情怀，何尝不是人生幸事？“抱石耻献
玉，沉泉笑探珠”，后人撷取太白名句命名此泉，意蕴深远。

伫立在巨石之前，“沉珠”二字在我脑海中回荡。山风拂面，泉
水潺潺，清畅着肺腑，恰似咬碎一枚薄荷，凉意自舌尖直达心头。
炎炎盛夏里，这一汪沉珠泉，不只带来山野间的清凉，不只是味蕾
的满足，更是抚慰人心的一剂清欢。

今日，且将回忆的思绪暂歇，合上那些尘封
的记忆，将心从岁月的烽烟中抽离。

快到端午节了，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我和
朋友相约三五知己，驱车向皖南深处寻去。目
的地是查济，却先在途中，与千年前的那个身影
撞了个满怀。

一、桃花渡口
先至桃花潭。
雨丝如烟似雾，将这方山水晕染得如同一

幅未干的水墨画。山隐隐，水迢迢，青瓦白墙的
村落掩映在葱茏之中，仿佛时光在此处放慢了
脚步，生怕惊扰了什么。

脚步踏上青石板的那一刻，忽然觉得，这每
一块石板，或许都曾被那个人踩过——那个仗
剑天涯、斗酒诗百篇的人，那个让高力士脱靴、
杨贵妃研墨的人，那个一生都在路上、一生都在
送别与被送别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白。
公元755年，也是这样的烟雨时节吧？宣城

泾县的名士汪伦，以一封“先生好游乎？此地有
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的书
信，将李白“骗”到了这个僻远之地。

桃花没有十里，是桃花渡；酒店没有万家，
是万姓老板开的酒店。

李白闻之，大笑。
这一笑，便笑出了一段千古佳话。
汪伦没有食言，他倾尽所有，以最隆重的礼

节款待这位谪仙人。
数日之间，把酒言欢，抚琴高歌，临水赋诗，

纵论天下。一个是落魄却傲骨的天才，一个是
僻居却赤诚的隐士，身份悬殊，却心性相契。

酒逢知己，千杯恨少；高山流水，一遇知音。
二、舟行清弋
临别之时，李白登上小舟，将欲远行。
正待解缆，忽闻岸上传来踏歌之声——汪

伦带着乡亲们，一边踏地打节拍，一边引吭高

歌，来送他了。
那歌声粗犷而真挚，不需要丝竹伴奏，不需

要辞藻修饰，只凭一腔赤诚，便穿透了江面上的
薄雾，直抵舟中人的心底。

李白站在船头，回望岸上那个渐行渐远的
身影，喉头一哽，提笔写下了那首此后传唱千年
的绝句——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二十八个字，没有雕琢，没有典故，没有华
丽辞藻，只有最朴素、最直接的感动。然而恰恰
是这份朴素，穿越了千年的风霜，至今读来，仍
让人鼻尖泛酸。

我站在李白当年登舟的地方，望着眼前的
清弋江，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何不沿着他当年的行舟线路，走一走？
于是，一行人上了大篷船。船家发动电机，

船便悠悠地驶入了江心。
清弋江水滔滔而来，清澈透明，碧绿如翠。

雨丝落在水面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细小的涟漪，
像是千年前的回声，此刻仍在耳边萦绕。

两岸青山如屏，薄雾在山腰间缠绕，时隐时
现。偶有白鹭掠过水面，消失在芦苇丛中。船
行江上，人坐舱中，听着雨打篷顶的噼啪声，看
着水天一色的空蒙景致——

很是惬意。
那一刻，天地之间，只有这一江碧水，一篷

细雨，一船闲人。
真乃一潭碧水千古韵。
我闭上眼睛，仿佛听见了那个踏歌的声音，

穿越千年的雨幕，从岸上隐隐传来——
李白，你听见了吗？
三、岸边之悟
船靠岸，拾级而上。
岸边有一古寺，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飞檐

翘角，古朴庄严。寺门两侧，镌刻着两副对联，

墨迹已被岁月浸润得苍劲浑厚——
“ 天生傲骨难遂愿，但为桃潭水中仙。”
“ 杯酒三千快意吐纳风云，诗境满怀潇洒

来去人间。”
我站在这两副对联前，久久不愿移步。

“天生傲骨难遂愿”——这是李白的宿命。
他一生渴望建功立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
术”，却始终不得志。长安三年，不过是个御用
文人；安史之乱，站错了队，险些丧命。他太傲
了，傲到不愿折腰，傲到不肯低头，傲到这尘世
容不下他。

“但为桃潭水中仙”——既然尘世不容，那
便做这桃花潭中的水仙吧。水仙无求，水仙无
争，水仙只与清风明月为伴，只与碧水青山为
邻。这是无奈，更是超脱。

“杯酒三千快意吐纳风云”——酒，是李白
一生的知己。得意时饮，失意时亦饮；独处时
饮，聚会时亦饮。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酒
入愁肠，化出的不是愁，是风云，是万里河山，是
九天揽月。

“诗境满怀潇洒来去人间”——潇洒，是李
白留给人间最后的姿态。

他来时潇洒，“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
蓬蒿人”；他去时亦潇洒，传说他醉酒泛舟，入水
捞月而亡。来去之间，人间便多了千余首璀璨
诗篇。

意境深远，妙哉妙哉！
这两副对联，与其说是写李白，不如说是写

一种人生态度——
傲骨不屈，潇洒不羁；杯酒论风云，诗心对

天地。
四、诗的力量
雨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像千年前的那

场送别之雨。
我站在桃花潭边，看着这方并不算宽阔的

水面，心中感慨万千。

论规模，桃花潭比不得洞庭湖的浩渺，比不
得鄱阳湖的壮阔，比不得西湖的旖旎；论景致，
皖南的山水虽美，却也算不上独一无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处原本并不出名的水潭，
因为一首诗，叫响了千年，流传至今。

这就是诗的力量。
汪伦用十里桃花的浪漫和万家酒店的热

情，留住了李白的脚步；李白用二十八个字的真
挚，留住了汪伦的名字。从此，桃花潭不再是一
潭普通的水，它成了友情的象征，成了送别的意
象，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永恒的符号。

水会干，石会烂，但诗不会老。
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李白早已化为尘土，

汪伦也不知所终，只留下一个衣冠冢。但那首
诗还在，那份情还在，那踏歌的声音还在。

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千里迢迢来
到这里，不为看风景，只为看一眼——

那个站在船头、回望岸上的人，曾经站过的
地方。

这，就是文化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力量。
五、又见李白
去查济的路上，雨渐渐停了，车窗上挂着细

密的水珠，映出皖南山水的倒影。
我靠在座椅上，闭目回味这一趟——
桃花潭的水，清弋江的风，古寺里的对联，

篷船上的雨声……
还有，那个始终不曾现身、却无处不在的身

影。
朦胧中又见李白。
见他的傲骨，见他的潇洒，见他的深情，见

他的孤独。
他一生漂泊，却从未真正孤独——因为千

年之后，仍有人在他的诗中，与他把酒言欢。
正如我今日，在这蒙蒙细雨中，与他对坐，

隔着千年共饮一杯桃花潭酒。
今游桃花潭，感慨记之矣。

离乡三千里外，在多年后的扬子江畔，偶翻
家乡的点滴过往，自己的年少时光，生活在一个
历史久远的小小江畔。

这条江叫石亭江，古名洛水，东汉灵帝中平
五年（188年），刘焉为益州牧，垒石为亭以镇江
水 ，故名石亭江。属沱江上游二级支流，为沱
江三源之一。

石亭江发源于川西北山区，什邡、绵竹与茂
汶接壤的九顶山南麓，其源头为二道金河（洛
水）、头道金河（章水），红白场以下称石亭江。

石亭江全长仅115公里，流域面积1600平
方公里，高山区主河道长59公里，平坝区河道
长56公里，但落差达2460米，妥妥的一条险河。

石亭江发源后初始流经的地方，东岸为绵
竹，我的家乡；西岸为什邡，我外公外婆的家乡，
这石亭江流出山区高景关后直至汇入沱江，沿
岸住着我祖辈血脉相传的后人，两岸都是我的
嫡亲故乡。

我出生在石亭江出山区约莫千米的东岸，
原绵竹县广济乡南岳村，现绵竹市广济镇，后来
自然村合并调整，而今什么村不知道了。这不重
要，无论世名俗称如何变迁，都无法从地理上、从
铭刻的记忆中，改变我那近山傍江的家乡印象。

记忆中的石亭江是一条季节河，夏季发大
洪水，其他季节水流少、清澈见底，几近断流。季
节河通常都是危险的河流，每年七八月的暴雨
后，洪灾不分昼夜发生。上下游邻岸的房屋被冲
毁、人员牲畜被淹没是常有的事，然而奔腾汹涌
的洪水，却是年少时奔走相告、争相观赏的风景。

出生地所在的广济乡南岳村，应该是石亭
江沿岸最安全的地方。此地近山脚下几百米，
临洪水刚出山区关口，地势高、河床低，自然的
地理形态是天然的堤坝，面对洪水灾害，是个永
远安全的地方。多年后的2008汶川大地震，也
未能改变这里的地形原貌。

当年的广济是个小集镇，只有一条街，每周
两三天逢场亦很冷清，而江对面洛水集镇，当年

父母口中叫永兴，每每逢场，人流涌动，甚是热
闹。狭窄的街道两边，灰瓦木板墙的民居房屋，
沿街小店一家挨着一家，而牲畜交易市场则在
稍远地方，空气中充斥着猪牛鸡鸭粪的味道，询
价声、议价声不绝于耳，一派繁荣。

对牲畜市场印象深刻，因为小时候去的时
候不少。那时农村能拿出来换钱的东西极少，
辛苦养大的猪牛鸡鸭是大头，弄到市场卖了后
才能换得其他日用品，而我的奢望是父母能给
我买点水果糖吃，所以也就忍受了牲畜市场的
臭味与泥泞。

经济真的是基础，凡经济好些的地方，相应
的各项社会事业都会好些，尽管那时还处在计
划经济时代。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并用脚
投票。哪儿市集逢场人多热闹，人们便往哪儿
去赶场，哪怕江江冒着汛期湍急洪水的危险。

父母都愿意到江对面去赶场。
过江去对岸，枯水期没有安全问题，汛期就

有些麻烦，发洪水了就只能望江而叹，洪峰退去
水流变缓，有摆渡的杉木编成的排筏，单程几毛
钱不知道了，母亲是要坐排筏的，父亲一般不
坐，为省下那几毛钱交通费，通常涉齐腰深的水
而过。偶尔我生病遇上汛期，父亲也是背着我
涉水过去，其实我是愿意坐排筏的，坐排筏感觉
很好玩，堪比一样少有的娱乐。

母亲在闲时也会带我去对面赶场逛街，主
要是单纯的逛逛，最多去吃一碗“旺子”。“旺子”
是加工后的猪血，店家街边支一口大锅，热气腾
腾，处理好的小长方形猪血块在锅里煮着，长条

形的桌凳顺锅灶而放，桌上调好底料的碗排列
整齐，盛上一勺“旺子”于碗中，麻辣酸香，扑鼻
而来，弥漫半条街。

多年后，不再闻悉江对岸“旺子”的消息。
“5·12”汶川大地震后江苏昆山援建广济，架起
了连接对面洛水的大桥，过江方便了，但母亲年
迈，很少去对岸了。而广济镇却推出了知名特
色餐饮血旺，换成了不变潮流火锅的形式，味道
极好，声声远扬，引德阳、成都等地食客慕名而
来，自然也吸引着我这个远方的游子，每年回
去，必有一顿血旺抚胃解馋。

汶川地震后的广济血旺那么有名，然而回想
起来，母亲小时候带我吃了无数次“旺子”，我竟然
没带她去吃过一次，直到她七年前过世……

父母辈世代生活在石亭江边，他们一生走
得最远也是一条江边，叫扬子江，是我后来工
作生活的地方，但时间很短，前后只有两次，
一次家中小变故，另一次“5·12”汶川大地震自
然世界意外大变故，两次时长加起来不出两
月，谈不上欢聚，只是短暂的避难暂离后很快
回去。

生活在石亭江畔的父母辈，他们用一生诠
释了什么叫作故土难离。当过往的回忆由模糊
渐转为清晰，并逐渐温馨起来，我知道，我已经
走过了自己的大部分人生，至于千年传承的落
叶归根之念，也只是一种幻想，转瞬间脑海浮
沉、飘散。

石亭江远，所有聚散离别，不问时空，无问
西东，都将在此生终结、走远……

靖江籍名家祁智著有雄文《伟大的包子》，
乡亲们心目中的经典。此文立意高过精致孤
山，情思胜似江水滔滔，每词每句都捏住乡贤身
心的麻筋。从这个角度讲，我拼命也难写达其
境界。

但作为马洲传媒江湖上混迹多年的老记
者，我当然自有优势。他客居异乡，我贴身肉
搏。他正面高歌，我反弹琵琶。他颂扬一声《伟
大的包子》，我低吼一声《混账的包子》。正如男
人追女人或女人缠男人，爱到深处便是恨，恨到
尽处都属爱。

混账之处首先在于，靖江汤包的起源本来
就是笔糊涂账，可靖江文人还是使劲往里加插
时间元素，将靖江汤包诞生时间拼命往前拱，使
得糊涂账更加糊涂。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孤
山，被玉爪蟹汤包甩出的汤汁烫了背脊，这传说
不过200多年，罢了。倏忽间，老城繁华区有汤
包馆高挂起“千年老店”的巨型招牌，将靖江汤
包发轫与东吴孙权大帝的妹妹紧密捆绑起来
（孙权在此开垦牧马的故事流传甚广），汤包历
史被一口气向前快进了七八百年。这就不能罢
了，即便是传说、戏说，岂能如此以现代派的情
商离奇挑战历史学家们的智商。“关公战秦琼”
乱了朝代，仅仅误差二百余年，如此渲染靖江汤
包的家史无异于“关公战盘古”了。

权威史料记载，西晋《饼赋》出现“牢丸”两
字，为包子最早的文字原型。南宋《梦粱录》方
正式定名“包子”，灌汤包子约等于这个时期的

“灌浆馒头”。靖江完全成陆、单独置县较晚，此
时段江沙涌流，渔火点点，人烟稀少，不要说蟹
黄汤包，就是包子的影子也大概率游离在典籍
之外。“到口难吞味易尝，团团一个最包藏；薄纱
裹尽琼浆液，稍不从容便溃防”——这打油古诗
不就是靖江汤包的逼真描摹？细查，竟出自清
嘉庆年间扬州才子林苏门（号兰痴）《邗江三百
吟》，旁门佐证了江淮汤包共同的技术源头。当
下，靖江汤包的文化产业确实厉害，有各级金字
招牌加持，有非遗传承人熠熠发光，食客、看官
们再不要为它的源头纠结、争执了——北上说、
南下说？从中原出发的、从苏杭出发的？一只包
子活生生被包装成了一个文化悬案似的。勿管
它“伟大”还是“混账”，现在一句话点题：汤包远
承文脉传入靖江，靖江能工巧匠一意孤行，反骨
前行，百年间一回回使之脱胎化蝶，将它做成中
国面点谱系中最叛逆、最矫情、最矜持、最不守
规矩的异类。小小靖江汤包，越发浑身散发让
人又恼又爱、无可奈何的混账珍味。

泱泱华夏，林林总总，至今五百余种各式包
子包打天下。从果腹充饥的本性到祭奠先人的
精神寄寓，寻常包子本是人间最朴素、最顶用的
吃食，白面为皮，荤素为馅，图的是大口咀嚼的
酣畅，人间烟火的随性可藏于市井一隅或寻常
三餐。唯有靖江人偏反其道而行之，把一桩简
简单单的吃食，活脱脱做成繁文缛节的仪式，把
日常烟火熬成了束手束脚的规矩。运用“豆包”
强大的搜索功能求证，现今有哪样吃食不能飞
入寻常百姓家？不用说老牌的狗不理包子、扬
州三丁包，就是满汉全席这样的饕餮盛宴，统统
可移植复制上家庭餐桌。唯有靖江汤包坚决说
不。经过近年完善成熟，它刻板到极致的流程
与规矩一律被框进冰冷的行当标准里，30余道
工序缺一不可，表面32道褶皱不多不少，蒸煮
时间误差不许超10秒……就连盛放汤包的带
脚容器也特制得天下独一，不伦不类，不像碗、
不像杯、不像碟，用处永远只有一桩。我采访过
一位靖江天花板级别的汤包大师，问他五十年
的职业生涯中是否在家里制作汤包款待过宾
朋，他脸都笑成汤包褶皱状，只轻吐三字：哪可
能。他笑的是我根本没有读懂靖江这本大书。

靖江汤包最混账的是皮和汤，双双勾结作
祟，使其精致的虚伪、鲜美的刻意，几乎沦为被
名声绑架、被仪式包装的极致摆件。靖江师傅
顽强而顽固得了得，胆大如虎，心细若蚁，把面
皮无限擀薄、不断加大皮冻蟹黄的比重，把“肉
包带汤”硬生生改成“汤囊裹肉”，好看、好听、好
玩、好吹捧，唯独不便自在享用。

人们称赞靖江汤包经过精心改良，它的皮
子越来越薄如蝉翼。可这薄得透光、吹弹即破
的面皮何尝不是最大的麻烦与累赘。面粉从哪
儿采购、和面的配比和工序，都已成为数百家汤
包店各自掌握的秘籍和谜。做工要精、端盘要
轻，晃动要慎，抓取要巧，稍一用力便皮破汤漏，
落得个一塌糊涂狼狈收场；开吃后碰不得、急不
得、粗鲁不得，不然轻则鲜腻汤汁溅满衣襟，重
则烫伤喉舌。要说这一特立独行，靖江“抓汤包
梦之队”的亮相堪称中国食坛空前绝后之绚烂
奇景。每遇外出参加美食节或大型宴会，除了
顶尖大厨领衔出征，还有一队花枝招展的女服
务员相随压阵。她们个个千锤百炼，身怀绝技，

随行目的简单到唯一：为客人抓汤包，以免自取
引出尴尬。哪怕是远赴台湾、香港，靖江人亦
然。有外地同行戏言，如果算上高铁、飞机、住
宿等旅行费用，一只汤包的代价亏你们舍得。
梦之队美人们不答，江水含波般笑笑。这一笑，
靖江人的气派和气场，随汤包的热气该升腾到
何其高度哦！

世人追捧它汤汁丰盈、鲜绝心肺，赞的是老
母鸡煨汤、猪皮隔夜慢熬的精妙工艺，叹蟹油的
浸润、稠而不油。可这满肚晃动的肥美一汪水，
恰恰是它最离谱的桎梏，硬生生将吃包子变成
了“喝包子”。坊间流行的“轻轻提、慢慢移、先
开窗、后喝汤”，条条都是束缚，步步皆为讲究。
这哪是一餐早茶，无异于一场与特殊液体比赛
情调的人文修行。对于交际、应酬稍多的靖江
人，一辈子面对不同的客人不知道要多少遍背
口诀、传仪式、示章法。你说烦不烦死个人？至
于后来有传到外地吸管伺候的，靖江人看起来
更是个笨笑话，有些混账之中的混账意味。吸
管吸完汤，剩下的面皮馅料早已形神俱失，软塌
塌黏在一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嘴皮贴面皮
的“初吻”感觉荡然无存。

顶着光环，借着流量，它被全城、全网、全美
食榜单捧上了神坛。面对专为这一口鲜而来的
八方食客，仿佛谁质疑这家伙，谁就是不懂美
食、不懂风雅、不懂吴越匠心，一些添底气、增人
气的“传说”便插上想象的翅膀。比如，采购母
鸡、肉鸽是要测量爪子长度的；再比如，河豚、海
参、文蛤之类掺入熬汤更鲜；还比如，某汤包旗
舰店聘请院士加盟，研究汤包涵盖了天文、力
学、地理、生物学、艺术之学问。这些“谁不说俺
家乡好”的美丽传说，姑且就属传奇了。试问，
毗邻我们的江淮流域，哪处不是水土丰腴、六畜
兴旺的鱼米之乡？芜湖汤包、龙袍汤包、文楼汤
包、曲霞汤包……也是别具特色，各有拥趸。相
比之下，靖江汤包一身叛逆，不过是精巧匠心所
致的略胜一筹而已，这“一筹”也许只在毫厘之
间，这“一筹”也许仅为自我的津津乐道。

这就是混账的真意与趣味——将一件平常
的事做得无比仪式感，把一件普通的食物赋予厚
重的意义，然后所有人都配合着演戏，谁也不戳
破。纵有万般混账，终究人间无双，一城独绝。

笑看人间几沧桑
——瓷器与棋具

○陈 益（昆山）

瓷器收藏家瞿黄棘藏有两组棋具，一对清
光绪粉彩福禄寿三星围棋罐，一副清雍正青花
釉里红象棋，仔细欣赏，顿时令人进入悠远的弈
棋史。

晋人张华《博物志》载：“尧造围棋，以教子
丹朱”。说是儿子丹朱智商不高，尧帝于是制作
围棋，教育儿子。这意味着上古时期围棋就出
现了。然而似乎依据不足。比较可靠的说法，
是围棋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其产生的渊源，与战争有关。一颗棋子放
在棋盘的交叉点上，东南西北有四条直线，犹如
士兵站立在交叉口，来去自由。假如东南西北
四条直线均有敌方棋子，则说明士兵被围困了，
难以逃脱厄运。我们分析围棋对弈时的切断、
联络、攻击、防守、突围、封锁、夹击等战术，无疑
也可以看出其与战争有关。

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曾发现南北朝时
期的《棋经》，记载了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
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这说明早在 1500
年前就已经流行19道的围棋了，与今天的棋局
形制完全相同。

唐宋时期，棋枰对弈之风迅速发展，且从虚
拟军事行为，进入到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
智慧的境界。琴、棋、书、画被引以为风雅之
事。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推进，围棋不断
走出国门，在日本、高句丽、新罗等国广泛传
播。日本围棋的等级分为“九段”，源自南北朝
开始建立的棋品制度“九品”。由于皇帝高度重
视，宫廷中网罗了不少专业围棋高手，大大促进
了棋艺的提升。到了明清两代，棋艺水平进一
步提高，不仅出现了不同的围棋流派，还逐渐向
市民阶层普及，涌现出不少民间高手。显然，这
对精美绝伦的清代围棋罐，正是围棋盛行的一
个标志。

瞿黄棘先生所藏清光绪粉彩福禄寿三星围
棋罐一对，质地细腻、造型优雅、绘制精良，是晚
清浅绛彩名家许品衡的作品，他的粉彩作品则
难得见到。其一，绘以福禄寿三星人物图，表达
了人们“多福、荣禄、长寿”，三星高照的美好愿
望。其二，罐身书有吉语“三星齐聚逢盛世，笑
看人间几苍（沧）桑”。从围棋的搏杀对弈，引申
至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使小小的围棋罐增添了
文化厚重感。

与围棋一样，中国象棋艺术博大精深，经过
数千年的传承，已成为国之瑰宝。在街头巷尾、
公园树下、车站广场，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不同年
龄、不同身份的人们对峙棋坪，征战楚河汉界，吸
引无数人围观。相比围棋，象棋更具普及性。丢
卒保车、举棋不定、全局在胸、旁观者清、棋逢对
手、棋高一着、步步为营、过河卒子、累棋之危等
成语，更是从小小的象棋棋盘延伸至社会生活诸
多领域，令人耳熟能详，并给人深刻启示。

瞿黄棘所藏清雍正青花釉里红象棋，共有
三十二颗棋子，红色、青色各一半。每枚棋子直
径5.5厘米，厚2.3厘米，重140克，为完整的一
副棋子，重达 4.5 公斤。铺开棋盘，即可对弈。
值得注意的是棋子底部为毛面，便于移动稳
定。釉面文字为金文，即钟鼎文。金文最初主
要用于钟、鼎等青铜器，记录当时的祀典、赐命、
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将金文
用于精心制作的象棋棋子，古朴简约，颇具沧桑
感，不难想象前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墨香里的女神祭
○刘建忠（安徽）

三月的风漫过天长小城的巷陌时，总携着半缕旧年的墨香。
2017年的女神节那天，母亲就着满室晴光，在我们六个孩子的絮
语里，笑着阖上了眼，像一首写尽温柔的旧体诗，笑着把呼吸轻轻
地搁在了春风里。

那日小舅舅一家从盱眙赶来，久病卧床的母亲靠在枕上，看见
阔别多年的胞弟，眼底漫开的笑意，把沉疴的倦意都揉散了。

午饭时，九十六岁的父亲亲自攥着酒壶往杯里斟酒，玻璃酒杯
撞出清脆的响，一屋子人把若干年的相互牵挂都融进了浅酌的暖
意里。谁也没料到，送完小舅舅一家回身，我们围在床边同母亲讲
着一些趣事时，她应着应着，呼吸就轻了下去，像春夜里落了片花
瓣在书页上，静得没有一丝惊扰。我们姐弟六个攥着彼此的手，把
哽咽都咽了回去。

那天是专属于女神的节日，我们的母亲，原是该踩着这样的好
日子，回云间的居所去。

母亲是从三十年代盱眙的诗书门第里走出来的。外公笔底走
龙蛇，随口吟出的诗句能漫过院角的荷塘，外婆家汪氏是县城里数
得出的望族。母亲自小浸在线装书的香气里，唐诗宋词的字句，早
刻进了骨血。

新中国的曙色刚漫过地平线，十八岁的她就剪了利索的短发，
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共和国第一批税务干部，把最
鲜亮的青春，铺在了一叠叠整整齐齐的税单上。二十一岁那年，她
嫁给了满身硝烟味的父亲，往后数十年，安坐在机关财务室的木窗
前，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抬手就把六个孩子的日子，都织满
了书香。

幼时我们姐弟六个总在灯下偷偷猜，这样捧着信仰往前走的
母亲，为何始终没能在入党志愿书上落下名字。后来才从长辈口
中得知原委：她那位去了台湾的舅父，后来官至教育部督学，在那
个把成分看得重逾千斤的年岁，这层隔海的牵连，成了一道跨不过
的坎。可最让我们念到如今的，是20世纪80年代海峡的雾散开
时，母亲的那位舅父在省委统战部人员的陪同下回盱眙省亲，点名
要见她，捎来的彩电是当年拿着票都难寻的稀罕物，金戒指的光晃
得人眼热，母亲却连半分犹豫都没有，婉言回绝得干净利落。后来
父亲才说，早年母亲曾立过誓，要和那边的旧亲划清界限，这誓言
落了地，便是一辈子都不能动的山。

旁人说母亲太执拗，可我们懂。母亲是捧着圣贤书长大的读
书人，也是把“为人民服务”刻进日常的共青团员，一诺千金的分
量，从来不是金银能撬动的。她终其一生没有在党旗下宣誓，可她
站在财务岗上数十年分文不沾，对信仰从无半分动摇，早把“布尔
什维克”的模样，活成了我们眼里最亮的星。

母亲走后的次年秋天，父亲就熬不住思念了。2018年9月的
风卷着桂香时，他踩着满地落蕊，寻找母亲去了。如今我们把农历
十月二十七和六月二十的日子，像夹书签似的夹在岁月里，每年摆
上他们爱吃的米酒和点心，絮絮叨叨说些今年的新事，就像他们还
坐在藤椅上，笑着听我们讲。

2023年我从岗位上退下，朋友们笑称我这个“弼马温”终于卸
了差。如今春日沿着河堤追风骑行，夏日泡在澄明的泳池里纳凉，
秋日踩着漫山的枫红郊游，冬日约上旧友围炉涮肉，日子过得松弛
又安稳。这都是幼时母亲教我的道理：命中没有莫强求。

母亲总说天下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于是我们姐弟六个的童
年，都是枕着“床前明月光”入梦，念着“春眠不觉晓”长大，把唐诗
里的温良，过成了烟火里的踏实。

这人间九载的风来风往，我们总在墨香漫起时想起母亲。她
从来不是寻常的母亲，是她六个孩子心里最圣洁的女神，是站在信
仰里从未动摇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母亲，若有来生，我们姐弟六人说好了，还要排着队，攥着您的
衣角，做您膝下的孩童，再陪您把诗书里的日子，慢慢地过一遍。

往事随风往事随风

珍瓷雅韵珍瓷雅韵

瞿黄棘先生所藏清光绪瞿黄棘先生所藏清光绪
粉彩福禄寿三星围棋罐粉彩福禄寿三星围棋罐

混账的包子
○崔益稳（靖江）

石亭江远，只此生聚散……
○罗文生（南京）


